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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习任务群”是《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2017年版）》的一大创造。《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022年版）》沿用了这个概念。自《普通高中语文课程

标准（2017年版）》提出“语文学习任务群”的概念以来，

“语文学习任务群”的“是”与“非”，便成为广大语文教

育工作者热议的话题。

一、“语文学习任务群”的“是”

（一）从课程标准的文本来看

“语文学习任务群”的出现，填补了语文课程标准

中课程内容的空白。

自进入 21世纪实施新课程以来，教育部先后于

2001年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各科课程标准（实验

稿）、2003年颁布了普通高中各科课程标准（实验），除

语文外，其余各科课程标准均包括“前言”“课程目标”

“内容标准”“实施建议”四个部分，唯独语文课程标准

只有“前言”“课程目标”“实施建议”三个部分，没有反

映学科知识体系的课程“内容标准”。

2011年，教育部颁布了修订的义务教育各科课程

标准，除语文外的其余各科“内容标准”改为“课程内

容”（英语、日语、俄语三科改为“分级标准”）；语文课程

标准将原“第二部分 课程目标”及其“一、总目标”

“二、阶段目标”的标题替换为“第二部分 课程目标与

内容”及其“一、总体目标与内容”“二、学段目标与内

容”。但对比《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

稿）》第二部分与《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

第二部分，除了个别字句的修改外，并没有另外增加课

程内容。

笔者曾撰文指出：语文课程内容的确定（规定教学

什么）直接关系到语文教材的编写和语文教学的实践

（实际教学什么）。反映学科知识体系的课程内容标准

在语文课程标准中的缺失，表明新的语文课程标准仍

有待完善。语文课程内容的建构，仍是有待广大语文

教育工作者研究的重要课题。［1］

2017年，教育部颁布了修订的普通高中各科课程

标准。此次颁布的普通高中20门课程标准2017年版，

均由六个部分组成：一、课程性质与基本理念；二、学科

核心素养与课程目标；三、课程结构；四、课程内容；五、

学业质量；六、实施建议。《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2017年版）》首次出现了“课程内容”。但与其他学科

的“课程内容”表述方式不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2017年版）》的“课程内容”表述为：（一）学习任务群，

（二）学习要求；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语文学习任务群”

的概念。该课标规定：必修课程有 7个学习任务群；选

择性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各有 9个学习任务群。除去

三类课程中名称相同的学习任务群，共设置了 18个学

习任务群。［2］10

2020 年，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中各科课程标准

2017年版 2020年修订版。其中《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

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关于课程内容的表述与普

通高中语文课程结构及学分的安排，与《普通高中语文

课程标准（2017年版）》相同。

2022 年，教育部颁布了义务教育各科课程标准

2022年版。此次颁布的义务教育 16门课程标准 2022

年版，均由六个部分组成：一、课程性质；二、课程理念；

三、课程目标；四、课程内容；五、学业质量（《义务教育

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表述为“劳动素养要求”）；

六、课程实施。《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同

样新增了“课程内容”栏目。但与其他学科的“课程内

容”表述方式不同，《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

版）》沿用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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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文学习任务群”的概念，规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

内容主要以学习任务群组织与呈现。”共安排了 6个学

习任务群。［3］19-20

语文“学习任务群”的出现，填补了长期以来语文

课程标准中课程内容的空白，应该说是语文课程标准

研制的一大进步。虽然“语文学习任务群”是否全面准

确地反映了语文课程内容，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从学习任务群的教材编写与教学实施来看

1.“学习任务群”推动了语文教材呈现方式的转变

我国语文教材的编制，经历了从古代的文选型教

材到现代的单元型教材的转变。

中国古代语文教材，除主要用于识字写字的蒙学

教材和取用成书的经学教材之外，最为重要的便是专

门编制的文选教材。南朝萧统《昭明文选》以诗文汇编

的形式，开我国文选型教材之先河，一直为后世所仿

效。历朝历代都有许多文章选本问世，并出现了诸如

宋代吕祖谦《古文关键》、谢枋得《文章轨范》，明代茅坤

《唐宋八大家文钞》，清代吴楚材和吴调侯《古文观止》、

姚鼐《古文辞类纂》等优秀文选本。进入近现代以来，

语文教材虽有所改进，但其结构仍有相当多的是以文

选形式编制的。如：林纾编《中学国文读本》、吴曾祺编

《中学国文教科书》均为文选型教材。

我国语文教材的单元化，是与语文教学的科学化

进程同步的。1906年刘师培编《中国文学教科书》，

1914年谢无量编《新制国文教本》，或按知识排列，或以

体制分类，已表现出突破单一文选体制的倾向。自 20

世纪30年代起，语文教材以单元组织选文日益发展，单

元组合形式渐趋多样化。1935年，夏丏尊、叶绍钧合编

《国文百八课》，以文章学的理论统摄全书，以一般文章

理法为题材的文话为中心编组单元，单元之间前后关

联，左右照应，这就形成了融教学目标、知识、范文和作

业为一体的综合型单元。以《国文百八课》为代表的单

元型语文教材使语文教材由文章选编变为单元组合，

以单元知识引路，以课文为范例，通过练习让学生把学

到的语文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能力。这种编写方法和

教学思路，对建国后语文教材编写与语文教学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4］175-179

2003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

验）》规定：“普通高中课程由学习领域、科目、模块三个

层次组成。”［5］《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规定：

“必修和选修课程均按模块组织学习内容，每个模块36

学时，2学分。”［6］这些规定为语文教材突破单元的束

缚，编制与模块吻合的教材提供了契机。江苏教育出

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不

仅以“模块”取代了原先的“册”，而且与“模块”配套，以

“专题”取代了原先的“单元”、以“板块”取代了原先的

“课”。［7］2017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

（2017年版）》不再规定“普通高中课程由学习领域、科

目、模块三个层次组成”。随着教育部组织编写的与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配套的《普通高

中教科书·语文》（以下简称“统编高中语文教材”）问

世，江苏教育出版社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

书·语文》“模块－专题－板块”式教材，似乎也成了语

文教材发展史上一现之昙花。

“语文学习任务群”的出现，催生了语文教材的变

革。《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在“教材编写

建议”中要求，“教材编写要以培养语文学科核心素养

为纲，以语文实践活动为主线，落实18个学习任务群的

要求。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教材要落实各自的专

属任务群，还要落实贯串于高中语文学习始终的共同

任务群。”［2］50

统编高中语文教材与以往教材都是以册为教材的

基本单位，每册也都是由若干单元构成的。不同之处

是：以往教材是以文体或语体或主题组建单元，统编高

中语文教材是以人文主题和学习任务群双线组织单

元；并且，以往教材单元下设的课是一篇篇相对独立的

课文，教师通常只针对单篇课文组织教学，统编高中语

文教材单元下设的课是完成学习任务的文本，或整本

书阅读，或学习活动，学生须凭借整个单元提供的材料

完成一系列的学习任务。

以学习任务群承载语文课程内容是我国语文教育

史上的一次大胆尝试。学习任务群的出现再次打开了

突破以往语文教材单元编制模式的缺口，或许会引发

继“文选”“单元”之后，采用“任务群”的方式编制语文

教材的新模式，推进我国语文教材编写的改革。

2.“学习任务群”促进了语文教学方式的变革

随着语文课程标准以学习任务群充当语文课程内

容，语文教材以学习任务群作为语文教材的呈现方式，

必然带来语文教学方式的变革。教师由单篇文本教学

转变为单元群文教学，学生由被动接受学习转变为主

动完成学习任务。“语文学习任务群引领语文教学改

革，以学习任务统领课堂教学活动，再造课堂教学流

程，建立新型师生关系，建立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的语

文课堂。”［8］从理论上讲，语文学习任务群将有助于促进

4



学语文 2023年第4期

专论平台

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有助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

和发展。自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出版发行以来，一线老

师与相关专家已就语文学习任务群教学进行了很多有

益的探讨，语文教学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截止

2023年 3月 31日，在“中国知网”以“学习任务群”为关

键词检索，已有2600多篇相关论文，其中绝大多数是探

讨语文学习任务群教学的文章。限于篇幅，本文就不

赘述了。

二、“语文学习任务群”的“非”

（一）从课程标准的文本来看

1.“学习任务群”缺少必要的阐释

（1）没有定义

“学习任务群”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

版）》与《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

订）》中出现均高达 63次。“学习任务群”作为普通高中

语文课程标准的一个核心概念，在课程标准中却没有

明确的定义。“学习任务群”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022年版）》中出现34次，同样没有的定义。

“语文学习任务群”究竟是什么？课程标准仅在

“课程结构”部分作了如下描述：“‘语文学习任务群’以

任务为导向，以学习项目为载体，整合学习情境、学习

内容、学习方法和学习资源，引导学生在运用语言的过

程中提升语文素养。”［9］8

程翔老师指出：“‘学习任务群’在课标中明明归在

‘学习内容’之下，为何不放在‘课程内容’中加以解说，

而是放在‘课程结构’中解说呢？‘以任务为导向’，似乎

在说学习目标；‘载体’显然不是‘课程内容’本身，而是

指组织形式或呈现方式；‘整合学习情境、学习内容、学

习方法和学习资源’说的是语文教与学的方式或方法；

‘引导学生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提升语文素养’还是在

说学习目标（或学习目的）。显然，这段话不是针对课

程内容的。”［10］

课程标准对“学习任务群”语焉不详，专家们对“学

习任务群”的解读也各不相同。陆志平先生指出：“《普

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以 18个语文学习任

务群构成内容标准”。［11］王忠亚等老师认为：“‘学习任

务群’有别于以往学习中单篇文章的单一知识点和单

一任务的编排模式。”［12］温儒敏教授说：“‘学习任务群’

是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出的一个新术语，代表了一种

全新的学习理念，也是贯彻到新教材的最重要的理

念。”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又说：“‘学习任务群’是一种新

的教学方式，但它还是以课堂教学为主，还是要教听说

读写，以前我们熟悉的教学经验经过调整和改革，也还

派得上用场。”［13］王宁教授在几篇文章中分别做了如下

解读：“这次课程标准修订，提出了一个‘学习任务群’

的组织课程的综合方法。”［14］“新课程标准概括了很多

老师教改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学习任务群’的教学模

式。”［15］“学习任务群就是一种课堂教学，不过是转变了

一下内在的主体，把以教为主变成了以学为主。”［16］

笔者曾试图综合上述观点，做出这样的界定：“语

文学习任务群是适应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需要的承

载语文课程内容、建构语文教材单元、创新语文教学模

式的若干语文学习任务组成的集合体。也可以说，语

文学习任务群既是语文课程的内容载体，又是语文教

材的呈现方式，同时还是语文教学的模式方法。”［17］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颁布后，一

些专家对“学习任务群”的解释做了补充说明。陆志平

先生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和《普

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以学习

任务群重组课程内容、重构教学单元、重建语文课堂，

构建了新的中小学语文课程内容体系。”［8］同时，又有一

些专家提出若干新的解释，有“课程内容组织形态”

说［18］，有“语文实践活动”说［19］，有“学习领域”说［20］。

总之，“语文学习任务群”究竟是什么？到目前为

止，尚无权威的为语文教育工作者都能接受的定义。

（2）概念模糊

“任务群”本身是由“任务”和“群”这两个所指范围

可大可小、所指数量可多可少的词组成的模糊概念。

如郑桂华教授所说：完成一项简单的学习活动，如背诵

李白的《静夜思》，应算一项学习任务；而完成一系列复

杂学习活动，如“熟读唐诗三百首”，也可以叫“一项任

务”。一个学习任务可以用数分钟完成，也可以用几节

课、几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在生活中，三五可称群，成

千上万也是一群。在语文学习中，“走进《故乡》人物的

精神世界”可看作“一个”学习任务群，“走进鲁迅小说

中儿童人物的精神世界”“走进鲁迅小说人物的精神世

界”“走进鲁迅的精神世界”，这些也都可以分别看作

“一个”学习任务群。“任务”和“群”这两个边界不确定

的词组合在一起，所指便更加宽泛。“任务群”单位概念

界定不清，教学设计和实施时自然会无从下手。［21］

（3）特点不明确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与《普通高

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在教学建议

中要求“充分理解学习任务群的特点”“教师可根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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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任务群的特点、学生的学习程度，结合自身的专业优

势、教学风格，有规则、创造性地实施教学。”［9］42在评价

建议中要求“全面把握学习任务群的特点”“语文课程

评价要把握学习任务群的特点，综合统筹评价过

程。”［9］45但“学习任务群的特点”是什么？有哪些？课

程标准都没有解释。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虽然指出

“语文学习任务群由相互关联的系列学习任务组成，共

同指向学生的核心素养发展，具有情境性、实践性、综

合性”［3］19，但语文学习任务群的情境性、实践性、综合性

分别是指什么，该课程标准也没有任何解释。

再看学界对学习任务群特点的概括。陆志平先生

将“语文核心素养为纲的大单元设计”“真实语文生活

情境中的深度学习”“以学生的语文实践为中心的教学

过程”列为“语文学习任务群的特点”。［11］孔凡成教授将

学习任务群的特点概括为综合性、情境性、结构化、实

践性四个方面。［22］耿红卫等语文教育研究者认为“语文

课程学习任务群具有层次性、情境性、实践性、综合性、

时代性等特点。”［23］

由于课程标准中学习任务群的特点不明确、无阐

释，学界对学习任务群特点的概括和解读众说纷纭，课

程标准中有关教师根据学习任务群的特点实施教学的

建议、语文课程评价要把握学习任务群的特点的建议，

势必无法落到实处。

2.“学习任务群”设置不合理

（1）名称不统一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与《普通高

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在“设计依

据”中说“学习任务所涉及的语言学习素材与运用范

例、语文实践的话题与情境、语体与文体等，覆盖历来

语文课程所包含的古今‘实用类’‘文学类’‘论述类’等

基本语篇类型。”［9］8试问：必修任务群中“实用性阅读与

交流”“文学阅读与写作”分别与“实用类”“文学类”语

篇类型呼应，为什么与“论述类”语篇类型呼应的“思辨

性阅读与表达”不用“论述类阅读与表达”的名称？“论

述类”文本固然需要思辨，难道“实用类”“文学类”文本

就不需要思辨？

高中必修任务群“文学阅读与写作”“思辨性阅读

与表达”“实用性阅读与交流”中“写作”“表达”“交流”，

其实都是表达交流的意思，三者用语为什么不一致？

课程标准没有说明。

高中选择性必修任务群“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

“中国革命传统作品研习”“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

“外国作家作品研习”“科学与文化论著研习”与选修任

务群“中华传统文化专题研讨”“中国革命传统作品专

题研讨”“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讨”“跨文化专题

研讨”“学术论著专题研讨”中的“研习”与“研讨”究竟

有哪些区别？课程标准也没有说明。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同样存在

“思辨性阅读与表达”未与“论述类”语篇类型呼应，“实

用性阅读与交流”“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思辨性阅读

与表达”的“交流”“创意表达”“表达”三者用语不一致

等问题。

（2）相互交叉重合

按理说课程标准设置的学习任务群应该是既相对

独立（即每个任务群内部应该有一个科学的逻辑架

构），又相互并列（即任务群之间不是交叉包含、重叠杂

糅）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与《普通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在“设计依

据”中也说“不同学习任务群具体的学习内容有所区

别，体现不同的学习要求”。［9］9

遗憾的是：《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

与《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所

列的18个学习任务群，“群”与“群”之间重复交叉，设置

的随意性大，逻辑关系不清晰。设置这 18个学习任务

群有何学理依据？语文学习任务群为什么是 18个，不

是17、16或19、20个？课程标准均没有做出解释。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中华传统文化专题研

讨”“中国革命传统作品研习”“中国革命传统作品专题

研讨”“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中国现当代作家作

品专题研讨”“当代文化参与”“外国作家作品研习”是

从学习的内容来设计的。其中：“中华传统文化”“中国

革命传统”有交叉重合；“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当代

文化”“外国作家作品”也有交叉重合。

“整本书阅读与研讨”“跨媒介阅读与交流”是从学

习的形式来设计的。整本书、跨媒介的形式与上述从

学习内容设置的任务群有交叉重合。“整本书阅读与研

讨”与“科学与文化论著研习”“学术论著专题研讨”也

有交叉重合。“跨媒介阅读与交流”与“跨文化专题研

讨”“当代文化参与”等同样有交叉重合。

“语言积累、梳理与探究”是从语文学习活动的角

度设计的，可以说，其余 17个任务群都应当有“语言积

累、梳理与探究”活动。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分基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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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型、拓展型设置的六个学习任务群，看似少而精、

逻辑关系清晰，但任务交叉重合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3）淡化写作

学习任务群作为语文课程内容的载体，课程标准

设置的学习任务群应该覆盖语文课程内容的全部，即

所有语文学习任务群承载的语文课程内容相加与语文

课程内容的外延相等。写作知识是语文课程的重要内

容，写作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通高中

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2017年版 2020年修订）》和《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022年版）》设置的学习任务群，多以阅读为中心，写

作只是阅读的附庸。

（4）任务缺失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与《普通高

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中“课程内

容”关于语文学习任务群的规定，只有“学习目标与内

容”和“教学提示”，竟然没有学习任务。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课程内

容”关于语文学习任务群的规定，同样只有学习目标的

提示与“学习内容”“教学提示”，也没有学习任务。

承载课程内容的学习任务群，只有学习目标与内

容的原则规定和宽泛的教学提示，却没有可以承载课

程内容的学习任务，缺失“任务”的“任务群”，不仅使得

“语文学习任务群”名不符实，而且直接导致语文课程

内容被架空而变得不确定且无法实施。

（二）从学习任务群的教材编写与教学实施来看

1.“学习任务群”教材难以编写

（1）统编高中语文教材与课程标准规定不吻合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与《普通高

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规定，普通高

中语文必修课程由7个学习任务群组成，共8学分。与

课程标准规定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结构及学分相比，

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必修增加了一个“实用性阅读与交

流”学习任务群单元 0.5学分，减少了一个“语言积累、

梳理与探究”学习任务群单元0.5学分。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与《普通高

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规定，普通高

中语文选择性必修课程由9个学习任务群组成，共6学

分。与课程标准规定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结构及学分

相比，统编高中语文教材选择性必修增加了一个“中国

革命传统作品研习”学习任务群单元 0.5学分，同样减

少了一个“语言积累、梳理与探究”学习任务群单元0.5

学分。

如上文所说，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规定的学习

任务群多是从语文学习内容的角度来设置的，而“语言

积累、梳理与探究”则是从语文学习活动的角度设置

的。也许正是因为课程标准设置的学习任务群存在交

叉重合的缺陷，导致统编高中语文教材中专门的“语言

积累、梳理与探究”学习任务群单元难以编制，最终教

材编者不得不偏离课程标准的要求，将“语言积累、梳

理与探究”替换为其他学习任务群。

此外，《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与《普

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规定“整

本书阅读与研讨、当代文化参与、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在

选择性必修和选修阶段不设学分，穿插在其他学习任

务群中”［9］10，在统编高中语文教材选择性必修里也

未见。

（2）义务教育语文教材编写将面临极大挑战

现行统编《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是与《义务教育

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配套的，与《义务教育语文

课程标准（2022年版）》配套的教材尚未问世。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分三个层

面设置学习任务群，其中第一层设‘语言文字积累与梳

理’1个基础型学习任务群，第二层设‘实用性阅读与交

流’‘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思辨性阅读与表达’3个发

展型学习任务群，第三层设‘整本书阅读’‘跨学科学

习’2个拓展型学习任务群。”［3］20课程标准规定的基础

型、发展型、拓展型三个层次六个学习任务群，1-9年级

每个年级分别安排多少任务群？各安排哪几个任务

群？同一任务群在不同年级的教学有怎样的共同要求

和不同要求？课程标准均没有明确规定，这对义务教

育语文教材的编制将是一大挑战。

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内容究竟有哪些？

可以承载这些课程内容的最佳学习任务群又有哪些？

这些学习任务群在基础教育各学段、各年级如何合理

分布？课程标准中学习任务群的设置与教材中学习任

务群的呈现如何对接吻合？学习任务群的设置与呈现

怎样才能更好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引领教

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

研讨。

2.“学习任务群”教学存在困惑

自《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提出“语

文学习任务群”，至今已经5年多了，但许多一线教师对

实施学习任务群的教学，仍存在种种困惑。以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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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课通常为一篇课文，统编高中语文教材中的一

课有时为两篇乃至四篇课文。有的说学习任务群教学

就是摒弃单篇教学，搞群文教学；也有的说学习任务群

教学就是任务驱动教学；还有的说学习任务群教学就

是大单元教学、大概念教学、大项目教学、大情境教学：

众说纷纭，不一而足。正如温儒敏教授所指出：“从高

中统编教材使用的情况来看，还很难说‘学习任务群’

的教学已经成功落地”。［24］

中国语文独立设科120年，前110多年没有语文学

习任务群，我们的前辈们也在教语文、学语文、用语文。

语文学习任务群至少不是唯一的语文课程的内容载

体、语文教材的呈现方式和语文教学的模式方法。语

文学习任务群是不是最佳的课程内容载体、教材呈现

方式和教学模式方法，还有待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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